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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半夏想了想，道：“阿

骑，你还在保释期，还是别冲
动的好，否则再进去我就不
能保你出来了。能忍则忍。”
许半夏没说的是，这单运输
生意在她眼里，不过是搭住
赵垒的桥梁，只要亏不大，她
都会叫童骁骑坚持住。而她

也怀疑，这单运输生意可能
是赵垒放出的试探信号，看
看双方能不能良好合作。她
总觉得赵垒不是郭启东这样
贪小的人物，赵垒要打什么
主意的话，应该是大算盘，不
是一两个回扣可以解决的。

童骁骑不明其中曲折，
但他听许半夏的话听惯了，
反正听许半夏的总没错，许
半夏不会害他。小陈不知情，
在电话那端惊得声音哇啦哇
啦的，许半夏只是默默地举
着电话听他说完，才很简单

地说道：“你去现场看看，我
立刻就到。”

虽然心里早有计较，但

是等许半夏自己到达海边的
时候，还是惊住了。海风送来
浓烈的机油味，还没看见海岸
线的时候就已经透过汽车封
闭的车窗闻到了。到了公司，
看见远远站着很多人，反倒是
自己公司附近没见油花。绕着

走过去，沿路看见逃命的小蟹
最终逃脱不了厄运，翻着染黑
的肚子倒毙在原本不应该是
它们出现的草丛里。滩涂的颜

色原本是深黄色，上面原本布
满各色小洞，一颗石子扔过去
的话，小鱼、小蟹立刻飞快躲
入洞里，现在滩涂全变成油亮
的黑色，远近一片死寂，触目
惊心的死寂。许半夏只想到要
搞得这片滩涂因为浓烈的机

油味而无法养殖，养殖出来的
东西也因为有异味而没人
吃，没想到结果会是这一片

海涂的局部生态大劫难。太
惨了，许半夏看着这些心中

愧疚难当。
直到有人大喊了一声：

“胖子，你怎么才来？怎么
办？”许半夏这才回过神来，
抬头一看，见是村长气急败
坏地就站在附近。忙快步走
过去，一边道：“怎么回事？

我在上班路上小陈才告诉我
这儿出事。”愧疚归愧疚，事
已至此，只有设法掩盖和善
后了。走到近前才又说一句：
“好像是机油的味道，村长，
得想办法了，否则烧起来，我

的堆场得废掉。”
但是许半夏的声音被村

民的七嘴八舌掩盖掉，大家
都在咒骂，虽然都不知道是
许半夏干的好事，但听在许
半夏耳朵里，则是句句都是
对着她骂。不过这个许半夏
早有准备，并不在意。村长愣
了好久才又对许半夏道：“我

已经通知镇里了，他们很快
会派人过来。可是人来了又
有什么用，这种机油味哪是
一天两天除得去的，两年都
没法除掉，等海堤围起来，这
片海涂不等于是死了啊。”

许半夏不吭声，此刻她

已经从惊惶中恢复过来，也
跟着村长等人发呆。尽量与
周围人的行为保持一致，这
就是人类的保护色。

陆续有镇里、县里的人
过来，可污染已经造成，已无
计可施。许半夏听着他们吵架

似的提出自己的想法，可左请
示右请示地做不出最终决定，
便找到村长，怏怏道了别，自
己回堆场去。本来想当场提出
自己出钱买几十车黄沙掩埋
一下的，但一想这好像不符合
奸商的行为，这种群情激愤的

时候还是收敛着点的好。
这一天许半夏时时怔

忡，寻思起来，只觉自己这回
做的事太伤阴德。只是许半
夏总是弄不明白，那个远远
立着，颤颤巍巍捻着佛珠念
念有词的老太太嘴里的话是

什么意思。“不得往生”？好
像还满玄的。中午吃饭时候，
许半夏瞅个闲出来到车上，
手机上网GOOGLE了一下，
反而哑然失笑，原来是个比
不得好死还要厉害的诅咒，
海滩毁都毁了，靠一个老太

太念念有词有什么用？她许
半夏又不信佛，咒她活着时
断子绝孙她还会震动一下，
往生？今生还顾不过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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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说，她要为肥肥全家
饯行。阿红也说应该由她来请。
后来我们商量，大家姐妹一场，
还是集体为肥肥送行比较好。
阿月兴奋极了，一个劲嚷嚷要
去大酒楼———富豪、王朝，要开

包房，让那帮孙子也来伺候我
们，还要卡拉0K!

我忽然想到，自己呢？今后
该怎么办？真的卖笑卖到死？

今天又有一件高兴事：艾
艾悄悄把我拉到外面说，奶奶
已经有变化了，让我跟奶奶好
好聊聊。我问奶奶怎么变化
的，她说跟她叨咕了好几遍：

你爸爸没福气呀，这样的好女
人上哪去找啊。艾艾说，这还
不叫变化？奶奶高兴了大家都
高兴，我求求你了妈!我搂住
艾艾什么话也没说，可我心里
真是高兴!我体会到了什么叫
幸福，一个猪狗不如的人其实

也有幸福，它就在我们心里藏
着，一点不比别人的少。

这种变化从哪一天开始
的我不知道，但我已经隐隐约
约感觉到了。以前给婆婆擦洗
的时候，让她怎么配合她都不
答话，只是照着做，可那天她

突然说了句：你放心吧。我去
看她，她又把眼睛闭上了。我
猜想，可能是因为那天说到了
厂里一个工友跳楼自杀值不
值的事。我说了句，死还不容
易？真正难的是活。也许这句
话刺疼了她。

这是真心话，我早就不把
死当回事了，我把每天都当最
后一天过，那一天并不残酷，
那一天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
我相信奶奶的话也是真心的，
这是一种心灵的默契，是两个
苦命女人谁都不愿说破的秘

密。最好，她能笑着，面对面地
说一声———你放心!

中午，我给她换衣服的时
候，我们的脸碰在一起了，她
对着我的眼睛看了一眼，然后

什么也没说，她还是没有说出
来。我抱住她，听到了她钟摆
一样的心跳，她的手在用力，
让我感觉到了支撑，和她发自
内心的理解和温暖。于是我也
像触了电一样。我们在心里把

什么都说完了。作为媳妇，有
她这句话，我知足。

我听见自己的哭泣了。艾
艾借来的录音机，把我的哭声
录了下来。这哭声是倒吸着
的，呜呜的，沙沙的，像是台漏

气的抽水机。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哭，这样难听。如果知

道，我会放开喉咙，美美地痛哭
一场。我最近已经感觉到从下
腰到后背有点不对劲，又酸又
疼，有时还往脖子上蹿，像阿红
讲的那样。听到自己的哭声，才
明白其实自己并不像嘴上说的
那么坚强。我无言以对。

艾艾瞧着我的眼睛，严肃
地说，妈妈我求你了，求求你
了!隔壁婆婆的哭声也断断续
续传过来，她们好像商量过了
一样。我只好答应她，我要想
一想，想一想总可以吧。

我看见霓虹灯又开始眨

眼，电子广告又换了一批。这些
彩色的光束在我身边旋转，我
也加入进去旋转，我已成了它
们的一部分。我们被消费了，我
们被娱乐了。我们就在这彩色
的光柱上，攀援，上升，飞腾。只
是最后，谁来关电闸呢？

E#FG #$

谈话人：犯罪嫌疑人
丁××；年龄：26；无业。

问：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
间屋吗？

答：因为杀人。
问：为什么要杀人？

答：因为假钞。
问：你想要回假钞？
答：是。老板为这个发火

了，砍了一个弟兄的手。不拿
回来他还砍。

问：所以你想把它要回来？
答：是。我要，她不给。我就

掐她，没想到她这么不经掐。
问：她没有反抗吗？
答：没有。我也想不通。她

还说谢谢。她倒在床上，一动
不动，说谢谢。

问：再确认一下，是这间
屋吗？

答：是。这间屋挺怪。满屋
都是光，一闪一闪，让人头晕。

HIDJ $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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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诞生前夕，训练班

离开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河畔，
战犯们乘汽车进了北平城。只
不过汽车没有通过天安门前，
而是直驱德胜门外。

北京德胜门外，原有一个

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
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
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
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
型于日本 （ê¢%WXìG

I=KVYZ%）。在监狱的
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
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十三行碑
记，记叙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
过。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
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
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

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
范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
辖，称做北京战犯管理处。管

理处处长就是漳河训练班的
姚科长。

功德林是一个占地近百
亩，有丈余高围墙的大院。大
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广场上
原有一个绞架，其时尚存插放

木桩的深深的洞穴。大门南
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
层楼房，第三幢是平房客厅，
厅内有沙发、地毯。三幢房屋
之间，有两个花园，在后幢花
园里，有一株名贵的梅花。大
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

的中心是电光形的八条胡同。
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
十米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
楼上，便可看见各条胡同的情
形。八角楼脚，又有几个小八
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
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

栅。再朝后走，有南北对称的
两排平房。

邱行湘刚刚走到光线暗
淡的八角楼下，他就神色不对

了。在黄埔村里的半年，在井
陉河边的十个月，他看惯了山
光水色，听熟了鸟语虫鸣，尽
管共产党也设有岗哨，可是那
站在四合院门口的岗哨很快
就退到村口，而最后干脆从村
口退到垭口。所以在邱行湘的

意识里，差不多把共产党的监
狱和老百姓的村庄的概念等
同起来了。现在陡然出现在他
面前的，是高高的围墙、重重
的铁栅、深深的胡同……

他不能不思索共产党带
他进功德林的理由。去年年

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
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
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
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
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
坏物资等罪恶行为者，皆以战
犯论罪。今年年初，中共发言

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条件必
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
明。邱行湘心里明白，按照解
放军总部的规定，从这个命令
下达之日起，他的身份就是战
犯了。那么，共产党如何惩办
国民党战犯呢？他的历史知识

告诉他，在旧时代的政治斗争
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地饶恕
一个敌人的，政治永远比军事
更残酷，更漫长。

这座为北洋军阀所建造
的第二模范监狱，现在正为人
民政府第一次利用。在那八角

楼下的胡同里，究竟隐藏着什
么样的秘密？

邱行湘居然能够在牢房
里，安然地进入他在功德林的
第一个梦乡，这不能不归功于
他的一次试探：当他看见在他
们的身后，跟进功德林来的共

产党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的
时候，他那紧绷的神经立即松

弛了一半。当蒋所长走进戊字
胡同时，邱行湘大胆地进行了
一次试探。他像过去那样捋了
捋蒋老头的胡子，蒋老头也像
过去那样歪着头憨笑一番。
憨笑之余，蒋所长另外增加
了一个动作———他拍拍邱行

湘的肩膀，努起嘴唇说：“我
们对你们不审不判，不作刑
事起诉。听见了没有？”邱行
湘听见了，从耳朵一直听到
心里。身为犯人，不受审判，不
被起诉———对于此间的邱行
湘来说，还有什么欲望能大于

此呢？

OPQR

张艮到英国时，在英国的

中国留学生还比较少，虽然留
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也多数成
家，但孩子来英国的却不多。那
时，中国留学生会经常组织旅
游，英国南部的很多风景点都
去过。我们很珍惜旅游的机会，
外出旅游张艮可以学到很多知

识，也可以接触更多的人，我们
总是尽量参加。那年夏天，我们
所在的英国南安普顿中国留学
生会组织了一次剑桥旅游，那
是初夏的一个周末，天气很好，
我们是乘坐一辆大客车去的，
是我们第一次去剑桥。

去剑桥前，我查阅了一
些剑桥的资料。剑桥在英国
的行政区划上是一个市，是
剑桥郡的首府。剑桥市也是
一个大学城，是剑桥大学的
所在地。剑桥市占地四十平
方公里，在伦敦的东北面，离

伦敦八十公里。我们所在的
南安普顿市在英国的最南
面，剑桥距离南安普顿二百
四十公里。

站在剑河的桥上可以沿
剑河看很远，沿河两岸，垂柳
成阴，丛林拥翠，衬托着剑河

的一泓碧水。青葱的草地几
乎铺满了剑桥的一切空地，
绿意葱茏，令人心醉。

剑桥大学有许多石结构

建筑，特别是沿国王学院正面
的那条街。那些哥特式建筑的
尖顶和拱形的窗户在阳光下
闪闪发亮，给人庄严而神秘的
感觉，好像参观的不是大学，
而是圣殿———教育的圣殿。

张艮和其他小孩在剑河

边玩耍，我和我太太在剑河
河堤的草坪上呆了很久。在
英格兰初夏的阳光下，躺在
剑河边葱绿的草地上，近处
河上游船如梭，远处桥上人

流往返，仿佛对惬意人生有
了更深的理解。

张艮那时尚小，虽然我
们看了很多桥，我想他不会
对这些桥和剑河有很深印
象，但是我想他长大后会记
得这次剑桥之旅的。

参观剑桥的意义不仅仅
在于欣赏它的自然风光和了

解它的悠久历史。置身于剑
桥这样的顶尖大学，在诸多
先哲的雕像和画像前，抚摸
前贤的手泽，感慨颇多。我本
人已经没有机会再到大学读

书，更不可能到剑桥大学读
书。然而，让自己的孩子在剑

桥大学受教育，是我作为家
长的最大愿望，大概也是许
多家长的愿望。

当时，我已到不惑之年，
望着身旁七岁的张艮，我却很
茫然。是让他自然发展，身体健
康，知识丰富，成为他自己？还

是让他从现在起就努力读书，
十年后成为一个考试的尖子，
争取上剑桥大学呢？想到读书，
想到考试，我不寒而栗。我自己
经历了考大学，考硕士，考博
士，考出国，深知考试意味着什

么。然而，读大学就要考试，上
好大学更要考试，并且要考得
很好。我不知道上剑桥大学要
学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要考
到什么程度。我更不清楚是否
有这样一条路：让一个孩子既
可以自然发展，身体健康，又能

够知识丰富，进入剑桥。
伴着初夏之昏的朱霞，

我们乘坐的大客车离开剑桥
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望着渐
渐远去的剑河上的桥，剑桥
的风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
好的。望着窗外正在消失的
一座座书院，参观剑桥大学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
张艮那时刚进曼思桥小

学不久，曼思桥小学是英国数
以万计的小学中一所极为普
通的小学，考试成绩还低于平
均水平。英国有数以百万计的
小学生，而剑桥大学每年只招
收寥寥数千人，我实在看不出
曼思桥小学和剑桥大学有任

何联系。当我们乘坐的大客
车开出剑桥后，我心里暗想，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剑桥，大
概也是最后一次来剑桥，那
一座座书院对我和张艮可能
永远是一个谜。然而，张艮与
剑桥大学之间的联想，却总是

萦绕于心。


